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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青年、关爱学子，常态化参与各类学

生主题团日、思政教育活动。我先后参加

20多次各类主题活动，并发言畅谈引导青

年学生的成长。2014年，我荣获清华大学

“老有所为”先进奖励。

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化工系学生组

党员为老党员服务，他们悉心整理我毕生

工作资料，汇编成册《我心向党》，时任

系党委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吕阳成为该

书作序。这本册子完整记录了我60载清华

求学、工作、奉献的全部历程，也为后辈

学子留存了一份鲜活的参考资料。

回首人生，我深感我们这一代人无比

特殊。我们亲历旧社会的苦难，见证新社

会的蓬勃新生，历经时代各类变革洗礼，

更全程见证祖国改革开放、日新月异、繁

荣富强的伟大新时代。如此完整且厚重的人

生阅历，是独属于我们这代人的珍贵印记。

作为一名拥有70年党龄的老党员，

我用多年前自编的《共产党员八字歌》收

尾，以此自勉，也与大家共勉：

共产党员，人之模范；马列主义，思想指南。 
加强党性，坚定信念；坚持宗旨，无私奉献。 
本职工作，先锋模范；教书育人，德育在先。 
以身作则，吃苦在前；联系群众，倾听意见。 
集体利益，放在前面；搞好团结，全局观点。 
廉洁自律，要求高严；遵纪守法，敢说敢管。 
科技知识，学用周全；共产主义，定能实现。

黎诣远（1931—2012），江苏溧阳
人，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学系，后
留校工作。因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清华经
济学系转入其他学校，留校后的他主要在
清华校机关有关部门从事文字工作。1979
年，黎诣远进入经济管理工程系，是“西
方经济学”课程的开拓者。在纪念清华大

正在学习经济学的经济学者
○黎诣远（1952 届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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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经济学系成立一百周年之际，特转载黎
诣远老师生前的一篇文章（略有删节），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院经济学科建设的一
段历程，也映照出一代学人在改革开放大
潮中探路前行的身影。

1979年上半年，正在筹建经济管理工

程系的董新保老师到校机关找我，要我来

系工作。原来，在向校领导汇报教学计划

时，副校长何东昌同志问道：“我们既要

懂马克思，也要懂凯恩斯，你们讲不讲凯

恩斯？”董老师想到，我是清华老经济系

的，也许能够讲凯恩斯。

时兴“专业归队”之风，我本来应清

华老经济系老师郑尧之邀，准备去中国人

民大学，既然清华需要，我更愿意留在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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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系里安排我讲授西方经济学课

程。能叫“西方经济学”吗？这个今天不

成问题的问题，当初却颇费一番周折。一

些好朋友听说我要去教西方的经济学，觉

得风险太大，一再好心劝我：“你还是给

自己留条退路吧！”但是，我想西方经济

那么发达，总有它的道理，还是应该研究

西方的经济学。

改革开放之初，国内经济学界对西方

的经济学仍持根本否定态度，有关课程叫

“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全国性的学术团

体也叫“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

我当时感到，叫“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不

利于对外交流，叫“外国经济学”也不贴

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来自外国）。鉴

于国内对“西方”一词已有共识——看似

中性，实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我就想：

可否定名“西方经济学”？我向陈岱老请

教，他与闵庆全老师商量以后表示赞成。

我又向高鸿业老师请教，他也赞成，但考

虑到西方经济学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理论体

系，便提出叫“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为

好。我想，只要不加“资产阶级”这个帽

子就行，便高兴地辞谢出门。不料，高老

师又马上叫住我：“还是把‘基本原理’

四个字去掉，因为基本原理只能是马克思

主义的。”有了老前辈的支持，我们就将

“西方经济学”正式列入社会主义大学的

教学计划，许多院校也以“西方经济学”

为名陆续开出这门课程。

同时，我在1981年编印了国内第一本

以《西方经济学》（上册，微观经济理

论）为名的讲义。这本包括线性规划、对

策论等较新内容的《西方经济学》，也是

国内自编的第一本具有中级水平的教材，

立即被上海交大、同济大学等院校翻印用

作教材，并被张培刚、厉以宁1986年出版

的《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列为

参考书目。

1983年，全国文科院校“清理精神污

染”，许多院校都撤销“西方经济学”这

门课，或者改为专题讲座。在清华的自查

中，也有人点名批判两门带“西”字的

课程（西方经济学和西洋建筑史），责

问“宣扬个人效用最大化，还怎么学雷

锋？”但是，校党委书记林克在全校教工

大会上明确表示：“为了中国的现代化，

学点西方的有何不可？！”系党总支书记

邵斌也一再鼓励我：“该怎么讲还是怎么

讲，我们支持你！”1984年经管学院建院

以后，经济系系主任董新保和李子奈认

定，就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来说，西方经济

学是一门科学，决定从选修课改为必修课

和学位课，并专门成立西方经济学教学小

组，讲员从1人增加到6人，课程类型从1

门增加到8门：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

（一）（二）、管理经济学、宏观经济

学、数理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

宏观经济学。

讲过一遍西方经济学以后，我脑海里

浮现一个问题：西方经济学是否适用于中

国呢？带着这个疑问，我在1981—1983年

黎诣远教授在一次毕业生座谈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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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叶焕庭老师带队进行的国家科委重大

项目——中西德合作广东能源经济模型研

究。在建立广东省宏观经济模型过程中，

我始终关注法兰克福大学计量经济学专家

是如何将西方经济学用于中国的，他每提

出一个模型方案，我就提请他注意中国的

国情。例如，在建立生产函数时，由于忽

略体制因素，只用劳动、资本作为解释变

量，以致劳动投入系数为负，这显然于理

不通。又如，他根据西方经验，利率取决

于货币供求，但我国当时还是计划经济为

主，利率决定货币供求。为了进一步探讨

现代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问题，我又参与

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的工作和我国国家、部

委、省市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我得到的

结论是，要通过实证分析检验西方经济学

的适用性：有些原理，在西方争论很大，

即使发达国家也不适用；有些原理，即使

适用发达国家，也不一定适用发展中国

家；有些原理，即使适用发展中国家，

由于国情不同，也要因地、因事、因时

而异。

然而，就市场经济来说，从古典经济

学到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毕竟研究了几百年，而我国明确提出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只有十年，运行机制也与资

本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相似。因此，就市

场经济学来说，应当“中学为体，西学为

用”。据此，我与从海外归来的年轻教师

合作，对《西方经济学》（上、下册）进

行全面修订：主要数据和案例都用中国

的，重要原理都有中国资料检验。对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资本主义特

有规律与市场经济共有规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异同（如

“经济人”假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

动价值论与均衡价格论，按劳分配与按要

素分配，阶级剥削与超额利润等），也进

行初步探讨，概括国内经济理论界的某些

共识。

有人说：“经济学无国界，否则，就

不是经济学。”众所周知，经济学不可能

是真空里的经济学，连西方主流经济学界

也认为，经济学从来是政治经济学，政治

经济学一词本来就出自重商主义经济学家

蒙克莱田。萨缪尔森也在他的《经济学》

中译本前言中表示：希望早日看到中国的

经济学。

我从自己的经济学教学工作中深深感

到，要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国经济学教师，

必须具备广阔而坚实的业务基础：既懂得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懂得非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既懂得经济学课堂教学，又懂得

经济学科学研究；既懂得经济学的规范分

析，又懂得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既懂得经

济学的定性分析，又懂得经济学的定量分

析。由于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需要三五

年时间的努力，要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国经

济学教师至少需要十年以上，要成为一个

真正的中国经济学家更需要毕生精力。

遗憾的是，我专业归队过晚，往往顾此失

彼。例如，我先后花七八年时间用数量经

济学研究经济发展问题，虽然有助于提高

经济分析能力，也使课堂教学比较丰富，

却影响我及时跟踪世界经济学发展前沿。

所以，扪心自问，我至今也未完成一个合

格经济学教师所必需的全过程。每当媒体

采访我，对我冠以经济学家，甚至著名经

济学家时，我都坚决要求删去。因为，我

所有的那点经济学知识，基本上来自市

场，谈不上什么“家”，充其量只是经济

学者——一个正在学习经济学的人。


